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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炫丽的灯
火，没有迷离的霓
虹，乡村的新年腼腆
而内敛，只需几串鞭
炮，就把羞答答的新
年娶回家。但若说
乡村新年土气，就大
错了！它也有着独
特的风情、俏媚和气
质。

沉寂一年，村庄
开始有了人气。那
些在外的游子，嗅着
年味，跋山涉水赶回
来。村庄渐渐充实、
繁华起来。有些人，
仿佛还没倒过时差，
说 话 仍 是 城 市 口
音。不管在外做什
么，这时他们都衣着
光鲜。普通话，新衣
服，让村庄恍若隔
世，演绎一幕活色生
香的穿越剧。

男人的模仿，画
蛇添足，呆板而肤
浅，没有灵性，女人
则鲜活、灵动，动人
多了。

女人是天生的
衣架子。奔忙和劳
作，使她们体格健
硕，身材匀称。衣服
往身上一穿，就是

“ 金 风 玉 露 一 相
逢”。说不出好，只
是美。俏而不艳，媚
而不妖。城市女人
的美是妆饰出来的，
脂粉气重，巧夺天
工；乡村女人的美则
是活出来的，生活味
浓，浑然天成。所
以，城里女人至多是
城市的流动风景，而
乡村女人则是村庄
的眉目，不施粉黛，
却风情万种。

甚至那些老人，
此时也桃红柳绿，趁
着新年，来个老年
俏，喜洋洋地把年来
报。

养眼的不只是
女人，还有春联。门
或许旧了些，还好，
年和春联是新的，对
生活的感恩和期盼
也是新的。不管瓦
房还是高楼，无论铁
门还是柴扉，春联一
定要大气，内容一定
要美满。新年就图
个喜气，村人都写进

春联，贴在门上，心
里也亮堂了，日子跟
着喜气洋洋。

城里的春联是
批发的，属于市场经
济，整齐划一；乡村
的春联是自创的，虽
小农经济，却也自成
一体。或许，笔法不
够遒劲，韵律不够整
齐，文采不够华丽，
但却是发自内心的
声音。在乡村，春联
不是传统的装饰，它
是新年的唇，吐纳着
辞旧迎新的喜悦和
期盼。

走进家，就看到
新年的形神，尝到年
味。乡人信神，但不
迷信，他们只信奉幸
福，把生活当成图
腾。这些，都融汇在
年画里。堂屋的年
画，是全家新年的主
题。想求子的，挂观
音送子图；想求财
的，挂财神送宝图；
想求寿的，挂寿星蟠
桃图……卧室的年
画，是个人的小秘
密，可能是青春的幻
想，可能是遗落的旧
梦，可能是老去的迷
恋……

嘘 ，千 万 别 出
声！谁都有自己不
能说的秘密，躲在里
面，避免被岁月一网
打尽。

年画就是明眸
善睐的眼。当你凝
视年画时，年画也在
凝视你。不要试图
走进她，就像接近初
恋情人。她美得炫
目，一不小心，你就
会 被 一 段 往 事 绊
倒。留下你，抱着地
上的背影隐隐作痛，
她 却 咯 咯 笑 着 远
去。年画似眸，顾盼
生情，年画让新年的
俏有了生命。

乡村的年也是
新的，艳而不俗，媚
而不妖！女人是黛
眉，风情万种；春联
是朱唇，吐旧纳新；
年画是明眸，顾盼生
情。世上有两个桃
花源，一个在诗人笔
下，一个在乡村新
年。

闲来无事给自己做一顿饭，把炒
好的菜都端到餐桌上，还没下筷子就
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究竟是什么
呢？我想来想去，突然想明白了，原来
是辣椒。家里的每一顿饭都有辣椒，
泡辣椒、火烧胡辣椒、腌乳腐、油辣椒
……但我最离不开的就是父亲做的青
椒木瓜丝儿。

每一次吃青椒木瓜丝，我总会多
加一碗饭，因为美味的青椒木瓜丝不
仅开胃，它还潜藏着父亲温暖的爱和
他精心的劳动成果。

在乡下，青椒和木瓜丝儿几乎家
家户户都有，但是青椒木瓜丝儿这道
菜却唯独我家才有，而且这道菜的独
到之处是只由父亲亲手做的，才“正
宗”。

青椒木瓜丝儿，听起来简单，但做
起来，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得心应
手。父亲把院后的白木瓜摘下来放在
案板上，从菜园里摘回了红绿各半的
辣椒，待他清洗好了食材，就可以准备
调料了，他把酱油、味精盐也放到案板
上，便开始制作这碗美味的青椒木瓜
丝儿。父亲的刀工极好，他将木瓜丝
儿切得很细且均匀，一盘纯白的木瓜
丝儿水分饱满的躺在盘子里，散发出
一阵阵清香，让人直流口水。切好了
木瓜丝儿，父亲又从火塘里取出木炭，
把红红绿绿的辣椒开个小口，便放到
木炭上炙烤，待到辣椒也散发出一阵
清香，就可以去籽切丝儿了，父亲说，

“辣椒的丝儿不易切得太长，要与木瓜
丝儿一样，这样看起来就会显得搭调，
吃起来也就入味儿了。”随后，他把调
料放入，搅拌均匀，腌制半个小时就可
以品尝了。在等待的时间里，父亲总
会给我讲述一些食材的搭配，他说，

“菜与菜之间的搭配就像人过日子，我
们要让菜品和谐，才会有美味诞生，在
现实生活中，就是人过日子的相互尊
重，才会和谐。”我边听父亲讲着，一边
就忍不住去偷尝一下父亲做的青椒木
瓜丝儿，真是美食爽口美言入心。半
个小时终于过去，父亲将他的拿手菜
端上饭桌，我们一家人的目光几乎都
盯在这道菜上，就连平
时很少吃辣的母亲也
忍不住尝上几口。

这道菜只由秋天
在饭馆可以吃到地道
的，但是在我家一年四
季都可以吃到。因为
每年木瓜成熟，父亲就
会把黄黄的木瓜摘下
来，储存在干燥的地
方，以备日后做菜的时
候使用，所以不论是什
么季节，父亲做的青椒
木瓜丝儿的水分总是
充足的。

离开家以后，尝遍
了各地美食，也在不同
的餐桌上品味了各家
大厨做出来的辣椒，但
总是不尽如人意，我唯
有对父亲所做的青椒
木瓜丝儿情有独钟。

吃了几口菜，忍不
住想做一次青椒木瓜
丝儿，跑到菜场买来了
青椒、红椒和木瓜，按
照父亲的步骤一一操
作，没过多久，一道粗
糙的青椒木瓜丝儿诞
生了。我将它腌制好，

忍不住偷吃一口，却辣得我泪流满
面。

我不知，那是辣椒的味道还是想
念父亲的味道，咸咸的眼泪，深深的思
念，在做一道菜的时候变得弱不禁风。

我拭去眼泪，静静地坐在餐桌旁，
等待着青椒木瓜丝儿腌制完毕，也等
待着，回家的日子日渐降临。

最早出现在美术作品上的门神形象和木工的祖师鲁
班有关。古籍中记载说，春秋末期，身为工匠的鲁班为了
护门，就模拟螺蛳的形象，制作出了门锁和门环，鲁班制作
螺蛳形状的门锁和门环的意思是说随你怎么敲门，如果螺
蛳不想开门，那么谁也进不来。这是最初的门神形象。也
许是因为螺蛳的身形过于纤小了，后人就改用猛兽的形象
作为门锁和门环，于是，新的门神形象出现了。这其实是
很有深意的一种心理变化，从这种变化中至少可以看出，
善于护门的螺蛳形状的门神已被具有震慑能力的猛兽形
象的门神所代替。装在门上的寓意护门的猛兽形象就是
门神，汉朝时称这种门神为“铺首”，当时的豪门贵族家门
的大门上和豪门大户的墓门上，常常可以见到这种名为铺
首的门神形象。

东汉时期，门神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豪门大户家的大
门上，当时，门神被做成的浮雕装饰大多分为上中下三
层。上层是展翅的朱雀，中层是衔环的怪兽铺首，下层或
雕成龙虎之状，或雕成犟牛似的猛兽。三层纹饰，顶天立
地，抬头望去，弥漫出一股拒人于门外的威严气氛，使人不
敢冒昧闯入。不了解门神含意的人，会觉得怪兽铺首的确
有着震慑人心的架势，而朱雀不过是一只矫健的飞鸟，会
有什么神奇的威力？其实不然。在古代的神话中，黄帝出
征时，要高举带着朱雀图案的大旗开道，因为朱雀能搏逐
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朱雀飞到哪里，就能给
哪里带去幸福。古代的人们想朱雀、盼朱雀带来吉祥，所
以，古人就把想象中的朱雀形象画在门上，与兽头铺首相
呼相应。朱雀是潇洒健美的，怪兽是虎视眈眈的，彼此相
映成趣，这样的门神比最初的螺蛳更有强大的保护力。

然而，古代流传最广、最被人们信赖的门神，既不是螺
蛳，也不是神鸟和怪兽，而是人的形象。也许是因为人们
认为人终究是比动物高明的，于是，古人又描绘出了骑红
马、扛大刀式的门神。于是，那些印着五彩神将形象的木
版水印画的门神，在每年春节的时候，是家家必贴的，这是
为了图个吉利，也增添无限的喜气。

不过，第一个以武将为形象的门神不是印在纸上的，
而是直接印在门上的。这件事情发生在西汉时期，当时，
有一位王爷患病，想快点痊愈，就命人在自己王府的殿门
上画了一位勇士的画像作为门神，这位勇士名叫成庆。王
爷命人画这幅门神的意思是想借助勇士的威风驱走病
魔。可是，民间对成庆的身世和事迹不大了解，于是，后来
的老百姓就从人们最熟知的古老神话中，选择并确定了自
己的门神，这是两位上受黄帝信任，下对恶鬼毫不留情的
勇士，是弟兄俩，一个是哥哥，名叫神荼，另一个是弟弟，名

叫郁垒。当年，黄帝命此弟兄俩统辖天下之。这弟兄俩守
在鬼门边，一发现那些伤害好人、干了坏事的恶鬼，便捉去
喂老虎。人们崇敬执法严明的神荼和郁垒，于是，就按照
古籍中的记载和自己的想象，在左门上画了神荼，在右门
上画了郁垒，这就是流传极广的门神形象。他们身披盔
甲，手持青铜钺，很是威风，俨然是一对呼之欲出的虎将。

唐朝初年，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下有两位将军，一
位是勇猛无比的尉迟敬德，另一位是战无不胜的秦琼。有
一年，唐太宗患病，他常听见有鬼在呼叫，尉迟敬德和秦琼
知道这件事情后，他俩自愿戎装为唐太宗守门，吓得鬼不
再来。于是，唐太宗在病愈后，立刻命画工绘制二人像悬
于宫门之上，从此平安无事。尉迟敬德和秦琼这两位将军
能镇鬼的事情传到民间，被人们尊为门神并画在门上，与
神荼、郁垒一起成为门神的形象。

古人设立门神的目的本是为了辟邪保平安，然而，在
另一个故事中却，古人却尊鬼为门神。唐朝的时候，唐玄
宗患了恶行疟疾这种病，他在昏睡之中，见小鬼盗走了他
的爱妃杨玉环的紫香囊和自己的玉笛。他为此正在气恼，
又见一个大鬼大步流星跑来，捉住了小鬼，挖去了小鬼的
双眼，并一口吞食。唐玄宗问大鬼的来历，大鬼回答说自
己名叫钟馗，生前受小人陷害，一身本事的他在科考中未
能考中武举，钟馗在又羞又恼之下，撞死在了殿前，死后，
钟馗立志要扫除天下一切魔鬼妖孽，防止它们再害他人。
唐玄宗醒来后，病居然痊愈了。他唤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按
照其梦中所见，画出了身穿蓝衫短靴、长髯、裸臂，貌很丑
而心地纯正的钟馗捉鬼的形象，这幅画名为《钟馗捉鬼
图》，《旧唐书》上说，唐玄宗还“批告天下，于岁暮图钟馗
像，以祛邪魅。”自唐朝以后，门神成了一对神、一对人、一
对鬼，他们共享门神的尊位，每户人家可以根据自家的经
历和审美趣味去选择门神的形象。

宋朝的时候，木刻制版及印刷技术更加昌盛，《宋史》
上说，当时“民间画工，车载斗量”，画工非常多。到了过年
的时候，画工们创作门神画，并印制门神画像，往往要忙到
除夕之夜。于是，春节贴门神画的风俗在宋朝大为盛行。
不过，与其说贴门神是为了避邪，不如说是人们审美的需
要。因为按着这种传统装饰的大门，是一种祝福方式，人
们一看到贴着门神的大门，首先感觉到的是盈门的喜气。

门神是民间贴在门上的神像，影响深远，源远流长，有
一个家喻户晓的歌谣说：“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
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门神俨然是一个
主持正义、驱恶护善的勇士，概括了古代贴门神风俗的基
本观念，那就是渴望摆脱灾难，拥有幸福。

庚寅年，大嬷整整 74 岁，大部分头发已经白
了，但身体硬朗，目光有神，精神十足，走起路来脚
下生风，结满老茧的双手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大嬷的耳聋是年轻时得了一场疾病，在缺医
少药的年代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后来跟她说话
的声音得提高八度，还要不停地比手势，不明事理
的人，还以为家里天天在吵架呢。但她爽朗的笑
声，就像村寨里老核桃树上的花喜鹊，早出晚归叽
叽喳喳，深深感染着村子里的每一个人，乍看上
去，她要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如同村子里的那几棵
柿子树，红黄相间的色彩，在夕阳里泛着一层辉
光，总让人久久迷恋。

悠悠的金沙江水承载着两岸古往今来的梦，
滋润着去岁经年的日出与黄昏。七十多年的风雨
历程里，大嬷走过的山路，比我们跌过的跤还多，
吃过的苦水，比家门口的沟水还长。她的笑容像
田埂上的太阳花，总把苦难的日子照得通亮。

大嬷有一个她一辈子也不会写出来但却能让
人记住的名字——和翠莲。在“大锅饭”和包产到
户的那些年，她家是村里出了名的倒刮户和特困
户。2005年春节回家，看到她家里的喜人变化，我
兴致高昂地拍摄了自己的第一个电视专题片——

《乡村新年》！有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和翠莲家在
何处？我如实说在香格里拉县上江乡格兰村一
组，顺便告诉他在上江街子上，就有她亲自酿制的
青稞麦子酒！

闲时或逢年过节，除了拜见母亲，总免不了去
跟大嬷闲聊，总想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了，劳累奔波
一生的身影，只会围在火塘边和锅头灶脑转转，抑
或是领着儿孙看护一下家里家外，这是农家人自
古以来最本分的守望啊！可是每每见到大嬷，总
会叫你大吃一惊，刚从田地里回来，卸下一大篮猪
草或牛草，然后在火塘上架壶烧水，在大锑盆中兑
好温水，把泥猴似的孙子洗得像葱白一样，为他擦
上雪花膏，换上崭新的衣服，随手把浆洗的衣服晒
在院坝里，再把一篮子猪草冲洗在水龙头下，自己

随便抹几把冷水脸，用围腰揩揩就行了。
此时，儿媳妇已经从山上扒了一背松毛回

来，刚歇过气，喝一碗大嬷煨好的酽茶，就忙着
拾掇起家务来。大嬷则领着孙子去逛街了。孙
子总是跑上蹿下，不停地指着店铺里琳琅满目
的东西，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可大嬷自有
分寸和原则，不能把孙子娇惯了，小小年纪就吃
坏了肠胃和牙齿，平时一日三餐多吃些没有污
染的五谷杂粮以及房前屋后的果子菜蔬，睡好
觉，少打针吃药，那就是最好的育儿方法。每每
这样的时候，大嬷总会自豪地说，还是她那把老
骨头硬朗，很少得病，平时顶多也就是风寒感冒
头痛之类的事，在山根脚或田坝中找些草药，装
进锑锅在火塘边煨涨，喝上几碗就好了，这样的
传统良方，一直陪着她走到今天。

说到乡街，可是件不容易的事。从解放初
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从金江到上江没
有一寸柏油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历史
传承了几代人。在老家，拿着自家的土特产到
集市上买卖，更是稀罕事！都觉得丢人现眼，给
祖宗抹黑，当时的木板房、土基房和泥巴路就是
故乡最真实的旧照。后来，村寨里陆续出现了
自行车、拖拉机、手表、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和洗
衣机之类的时尚新鲜的玩意儿，着实闹热了封
闭沉闷的乡村，特别是老老少少点着明子火把
到张三李四家轮流看电视的情景历历在目，即
便看得调压器冒烟歇火，眼睛被黑白的“雪花”

刺得生疼也乐此不疲。记得生产队里放映黑白电
影的年代，人们对几十公里的山路不在话下，小孩
子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后面，听着山梁子上的山
歌小调，摸着黑黢黢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到另一
个山寨去看已经放过了无数遍的电影，无论天寒
地冻，还是刮风下雨，成群结队的人流像赶集一
样，很多时候到达目的地，电影已经接近尾声，或
被放映员拿错了胶片，首尾颠倒地乱看一遍，有些
时候愣头愣脑地挤在放映员身旁，有种自豪感会
油然而生，大有小兵张嘎的风采。这时，已然忘记
了不吃晚饭在打场院坝里画线把“座位”的辛劳，
这种充满童稚的浪漫情趣，在当时真是一种毫无
忧虑顾忌的甜蜜与幸福。

多年后，我才发觉，兴许大嬷就在这乡间土路
中茫然地奔波，她只会跟着人潮，牵着子女的手，
盲目地通过双眼，去看银屏之外的表情，尔后倒头
便睡，不去考虑明天的事情。正如诗人顾城在《眼
睛》一诗中写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
它来寻找光明！”我想，大嬷有别于她的同龄人，她
会看日升月落、寒雪飞雨，看炊烟的时辰、田野的
丰盈、丰收的喜庆……这些自然的景象和人物的
表情，对她而言已经足够，因为，在她看到的同时，
就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就像《尘埃落地》
中的二少爷，这个天底下最傻的“傻子”，他傻吗？
实则是大智若愚，聪智过人。他憨吗？却是心聪
目慧，懂得二十四节气，懂得人情世故，更懂得如
何当家理财和做人。作为一名普通的农人而言，
懂得一辈子如何做人和乐善好施是多么的不易。

说起来，大嬷她们值得怀念和记挂的事物，也
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记得1996年我在乡里当
秘书，当时不足一公里的街上冷落萧条，偶尔有一
两个卖凉粉和青白菜的大娘大爹，买东西的除了
机关单位的干部外，村民们无人问津，大家都在说
自家菜园里有的是青菜萝卜，何必去花钱？这“花
钱”一语实则是困难，家里没有钱文。后来，乡里
的领导集思广益，以每个摊位奖励一元钱的办法，

鼓励当地农户摆摊设点，与此同时，各种骡马物资
交流会和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接踵而来，三山五岭
的山里人像一群群新姑娘雀，集结在乡街集市，他
们不图家里的特产卖几个钱，只求凑凑热闹，隔三
差五与亲朋好友聚一聚。1997年，全州首家乡镇
开通了程控电话，1998 年，乡街修好了水泥路面
……渐渐地，各种商铺、小吃店、招待所等等，如雨
后的蘑菇开满了街头寨尾，贯穿金沙江沿岸的柏
油路圆了几代人的梦，青砖红瓦掩隐在青山绿水
之间，科技与信息敲开了山里人致富的门窗。

大嬷好像大梦初醒，一夜之间在乡街做起了
小生意。每个街天前坐出租车到渡口，然后渡机
动船到江对岸的集镇囤来草烟等货物，再到本乡
的集镇去变卖。说来也怪，她的草烟买的人特别
多，有时供不应求，渐渐地与江对岸集市上的大妈
大爹成了老朋友。每次从江对面的集镇囤货物搭
乘出租车回到家里，老人就闲不住了，忙乎着把草
烟在太阳下晒晒，然后轻轻拧开晒在屋檐下的大
土缸盖子，抓一把已经拌好酒药的青稞、麦子、高
粱、包谷发酵了没有，看看闻闻，直至一个院子飘
满了醇香的酒味，随即重新密封好盖子，拍拍手神
秘地说：“这一缸肯定又是好酒！”

每逢街子前一天，大嬷起得比平时还早，喝上
一罐酥油茶，就忙乎着在酒坊里架好铁锅和木蒸
子，把大土缸里发酵的五粮谷物慢慢舀进蒸子里，
在顶上再架上铁锅装满清水，用纱布面团密封好
酒蒸，不让酒气漏出来，然后烧好火，在酒槽口接
好酒罐，来回添柴看火候换蒸脚水，直至汩汩的五
粮纯尽数滴落尽酒罐里，醇香绵甜的“江边五粮
纯”就这样酿出来了。

乡村的街子就像家麻雀做的窝，太阳才冒山
间，隔江渡河的各类担客早早搭好了货架，紧接着
就是村寨里的农户纷纷拉运着土特产到各自的摊
位，随即就是一拨又一拨的人流和车队，把个逼仄
的乡街挤兑得水泄不通。大嬷的摊位上撑了一把
红红的遮阳伞，眼前摆满了农家乐、草烟、扫把、核
桃、鸡蛋等零碎的土特产，她坐在凳子上，悠闲地
抽着旱烟，与前来购买的人们讨价还价，完全忘记
了别人的存在似的，一条街逛下来，老人家做生意
的还真不少！人说七十古来稀，我认为则是七十
今逢春了！到下午街子渐渐恢复平静，大嬷才慢
慢收拾东西，回到家里细数成本，这样一年到头下
来，至少有几千块钱的收入，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
销，但家人从来不要她赚来的辛苦钱。原先一家
人认为让老人“锻炼身体”无妨，实则老人是在为
家里的前景和儿孙考虑呢。讲起大道理来，家人
只好退让三分，也觉得老人劳逸结合成了她个人
休闲的欢乐时光。

作为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人，一天之中
不到田里转转或做点家务活，好像丢了魂似的全
身酸疼，大嬷就是这样的人，儿媳从阻止、劝解到
最终的妥协和支持，说起来还得归功于儿媳的贤
惠能干。大嬷早年失夫，领着三个儿女相依为命，
过去家境拮据，住的全是四面透风的木板房，两个
长子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从小担起了家务农活，壮
着胆子走南闯北做起了小生意，但还不够家里的
开支。2000年，老大终于娶了一个藏族媳妇，大嬷
为儿子唯一的一台婚事跑上跑下，好像年轻了几
十岁，婚宴举行得特别隆重，在熊熊篝火和跳葫芦
笙的欢声笑语中，她没喝几盅就醉了，醉得像雨后
的山茶花。

几年时间，家里全变了模样，新建了楼房和灶
房，黄泥巴院落打成了水泥地皮，随着养鸡养猪规

模的不断扩大，又新建了一幢卫生圈。过去的刺
篱笆换成了高高的围墙，还安装了对开的铁红色
铁大门，琉璃瓦盖顶，气派非凡，农用车进出宽松
自如，焕然一新的四合院里，人畜分开，其乐融融，
房前屋后和承包地里的大棚蔬菜，一年四季青青
郁郁，瓜果飘香。每年卖上几千斤的大米和几十
头肥猪，已经是常事，彩电、洗衣机等家电为家里
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凡逢节庆或街天，她家的DVD
影碟机里播放着纳西打跳和葫芦笙之类的乐曲，
因为家里离公路边也只有三十多米的距离，过路
的行人和车队大老远就能听得见，老庚朋友往往
会避开巨龙一样的车队，把自驾车或农用车寄停
到她家院落里，然后尽兴地赶集，午间或晚上再来
上一顿大会餐。

这几年，家里的日子一天一变样，大嬷的生意
也一天比一天红火。四季常青的罗汉果藤蔓在屋
檐下郁郁青青，还有绚丽的玫瑰、火红的火把花、
幽香的金银花……把整个院落装点成了一个玲珑
秀气的花园！前年，队里结合国家家电补贴政策，
家家户户建起了洗澡池、水池，安装了太阳能，大
嬷拿出了一笔不小的积蓄，帮忙家里了却了心愿，
看着她如数家珍地讲述现在的美好生活，惬意和
幸福感溢满心头。

每次见到大嬷，她总是眉开眼笑，神采奕奕。
一有空闲，大嬷总会领着儿孙，到一墙之隔的阿婆
家里闲坐，抽上一锅旱烟，偶尔呷上一口农家乐，
红光满面的她总会用纳西语感慨地说：“现在的政
策就是好，日子不消说呢扎实好过了，一样都不消
想啰，连读小学的孙女还可以领到百十块的补贴，
不要说我们这把‘老骨头’，就连老母猪都有补
贴！啊啧啧，这世道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了嘎，这样
的日子我还想多过几年！”说完，脸上乐开了花。

2007 年香格里拉传统赛马节期间，大嬷跟着
阿婆第一次到香格里拉县城，老人用惊奇的目光
静静地打量着这座五光十色的山城，看着沸腾的
人潮车流和欢庆的场面，老人不停地问这问那。
每到夜深人静，大嬷兴奋得一点也没有睡意，与阿
婆侃侃而谈，大嬷说眼里看到的一切，比电视里放
的还要好看！两老人的身体和血压都出奇的正
常，也不会晕车，这让村妯邻里羡慕不已，都说是
前世修来的福气！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两个老人
已经坐在厨房里，烧好炉火，待我们起床时，已经
蒸好了馒头，打好了酥油茶，把热水壶里的开水装
得满满的，她俩已经从小区的院子里转悠了几圈
回来。她们已经习惯于每天的劳作，一闲下来，浑
身上下就感觉到蚂蚁子在钻爬，都说城里如果能
有一块菜地，养上猪鸡该多好，她们一刻都不想闲
着。我想，这是农人与土地永远无法割舍的感情
吧，就像牵挂自己的女儿健康茁壮地成长一样，在
任何时候，都不愿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经历了
逆来顺受的风雨历程，一刻也无法忘却大山江河
和故土哺育的根脉，那是由来已久的感恩情结啊。

如今，家乡有了临时的小站，集市繁华异常，
四通八达的公路奔跑着准点的班车和随叫随停的
出租车队，农用车载着农家人脱贫致富的梦驶向
天南海北。金沙江上浪楫飞舟，渔歌晚唱，万家灯
火的物华天宝定格成盛世吉祥的福音。如流水的
岁月里，大嬷的身影穿行在茫茫的人海中，莫道桑
榆晚，最美夕阳红！她们的黄金时光才刚刚开始，
我在心里祈祷着这普天之下的良辰美景，年年桃
花艳，岁岁人康寿！

大嬷的幸福时光
★洪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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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年
△韩星星

父亲的青椒木瓜丝儿
○马昌丽


